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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读书

������在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中，有两处地方写到同治
皇帝载淳读书，可谓趣味满满。

第一处 ，赵烈文记于同治三年 （1864）五月十六日 ：
“录庭芝语：今上初即位，从热河还京。弘德殿师傅李鸿藻
扈从。庭芝曾于其时晤之，仰问圣性如何。李讷讷良久，乃
言姿性平常，亦不乐攻苦。为皇子时，以李责课严，欲乞假
入内，李不可，怒掷书于地，李强使俯拾，久乃勉取书起。
今既登极，臣主之分严，规范稍难矣。 ”

吕耀斗字庭芝，是赵烈文的常州大老乡，做过翰林，
所以能接触到翰林院讲学士李鸿藻。据吕耀斗追忆：同治
元年（1862），载淳刚即位不久，从热河回京。 吕耀斗一时
好奇，向李鸿藻探问这位小皇帝的天资秉性怎样。李鸿藻
迟疑少顷后，还是讲了一句大实话，他说小皇帝的天资秉
性很平常，无过人之处，读书也不爱下苦工夫。 载淳做皇
子时，小小年纪，李鸿藻就教他诵读经书，管教甚严，弟子
受不了，想请假回宫，师傅不肯通融，弟子怄气，直接把课
本掼到地上。 师傅可不是吃素的， 迫令弟子弯腰捡起课
本，僵持了好一阵，弟子才勉强放低身段，把课本拾起来。
眼下，皇子成了皇帝，君尊臣卑，李鸿藻再想规范载淳的
行为就难上加难了。

咸丰末年，载淳满打满算也就五岁，这么小的孩子喜
欢玩耍，不爱捧读那些劳什子的圣贤书，是可以理解的，
师傅不准他逃课，他生气扔书，也很正常。 李鸿藻一味用
规矩去约束这位身份特殊的弟子，难免会引起他的反感。
载淳成人之后，恭亲王奕盉的长子载贗引诱他微服出宫，
去秦楼楚馆作狭邪游，沾染了梅毒。 说白了，这位年轻的
君主渴望呼吸新鲜空气，一旦觅得机缘，就罔顾一切，恣
情纵欲。同治皇帝驾崩时才二十岁，实则从出生的那天开
始，与其说他生活在紫禁城中，倒不如说他生活在一座掩
埋活人的墓庐里， 贵为泱泱大国的皇帝， 却只能坐井观
天，徒唤奈何。

第二处 ，赵烈文记于同治六年 （1867）六月二十日 ：
“是日闻竹庄言，今上聪慧而不喜读，一日与师傅执拗，师
傅无可如何，涕下以谏。 时御书适读至‘君子不器’，上以
手掩‘器’下二‘口’，招之曰：“师傅看此句何解？ ”盖以为
“君子不哭”也，其敏如此。又读‘曰若稽古帝尧’，‘曰若稽
古帝舜’，‘帝’字皆读‘屁’字，观此则圣禀过人，而有雄杰
之气可知。 天祚国家，使益出于正，吾民其有豸乎？ ”

吴坤修字竹庄，是湘军文员出身，同治年间做过安徽
布政使， 赵烈文日记中的这段文字即是转述吴坤修的趣
谈。 载淳十一岁时，已坐了六年金銮殿，学业上还得继续
用功。昔日，他做皇子时，耍性子掷书，师傅李鸿藻可以板
着脸孔责令他把课本捡起来，现在载淳掌握皇权，客大欺
店，师傅们侍候这位弟子，难度可就大多了。他不听课，不
服管教， 师傅也就只能跪在地上规劝， 一把鼻涕一把眼
泪，那情景与“师道尊严”不沾边，在任何私塾中都见不
到。但儿童毕竟是儿童，载淳也觉得让一位上了年纪的师
傅跪倒在面前哭丧着脸怪别扭的，于是他急中生智，用手
将《论语》中那句“君子不器”的“器”字遮掉下面两个“口”
字，变成“君子不哭”，立刻就产生了幽默效果，自己上得
了台面，师傅也下得了台阶，此举确实非常机敏。 载淳读
《尚书·尧典》中的“曰若稽古帝尧”和《尚书·舜典》中的
“曰若稽古帝舜”，都故意把“帝”字读成“屁”字，既显露出
小孩子顽皮的天性，也表现出小皇帝目空今古的胆色，因
此赵烈文夸赞载淳“圣禀过人”“有雄杰之气”，甚至认为
只要小皇帝日后多走点正道，国家就有福了，生民就有望
了。

从赵烈文这两段日记文字来看， 同治皇帝载淳成为
一代雄主，原本可期。由五岁时的“姿性平常”到十一岁时
的“聪慧”“圣禀过人”“有雄杰之气”，进步不是一点点大。
他还有十足的幽默感，能让师傅破涕为笑。然而载淳的命
运令人唏嘘，他喜欢的皇后阿鲁特氏是状元崇绮的女儿，
才貌双全，性情高傲，不肯屈服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之下，
婆媳关系形同水火。青年人生活在一大团精神阴影之中，
必定倍感苦闷。于是他决定去拥抱恶之花，释放自己的力
比多，明知秦楼楚馆脏病猖獗，天王老子都惹不起，仍然
斗胆去寻求冒险的乐趣。谁说“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同
治皇帝载淳就因为出宫解闷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新浪）

《孟子的理想国》：

历史长河中的孟子

������后世中国，如果有人写本《历史长河中的
孟子》，一定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大多数中国人以为儒家，就是“孔孟”，孔
不离孟，孟不离孔。 但在历史长河中哪里有这
回事！ 从汉到唐安史之乱，把孟子当回事的人
并不多。 钱穆说“孟子发明性善之义，乃中国传
统政治纲领， 也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所依
寄”，此话也只能说明、清，而不能及于宋元之
前。

孟子论 “性善”， 同是儒家的荀子就不同
意，针锋相对地以“性恶”立论。

汉儒不宗孟子，而宗子夏。 所谓“诗书礼
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 把《论语》
一句一句拿来注释的是子夏，没孟子啥事。 孔
子死后，儒分为八，子夏去了魏国西河，做了魏
文侯的国师，孔子一语成谶，子夏真做了“小人
儒”。 在魏国，子夏培养出李悝、吴起，儒家与实
际政治合流，法家渐渐兴起。 后法家纷纷由魏
入秦，助秦统一六国。

汉室兴起，董仲舒之儒即子夏之儒。 孟子
的“性善论”为董仲舒所不取。 董子的人性论是
“未善”。 正因“性未善”，所以需要王教：“性者
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 无其质则王教
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 ”

隋代之王通，虽然相信“性善”，但他不排
佛、道，曰“三教可一”，没有孟子以辩士自居，
勇排“杨、墨”的气势和偏狭，为后世儒者所大
不喜。 虽然他的思想对盛唐开放的文明有大影
响，但后世被二程、朱熹等驱除出儒家正脉。

安史之乱后，韩愈排佛最力，拿出孟子做
后盾。 孟子从此从儒家的屋角向正堂移动。 但
韩愈在“人性”问题上并不尊孟，而是步孔子后
尘，提出“性有三品”说。

宋代新儒学兴起， 孟子先是登堂入室，然
后经朱熹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
四书，终于“孔孟”合璧，君临天下。 自那之后一
个极奇怪的现象，大多数儒者都认为“孔孟没
而圣人之学亡”，直到二程、朱熹，沦丧千年的
圣学才得以赓续。

但二程当时极力抬高孟子， 为苏轼所不
喜。 当年张载之关学、二程之洛学、苏氏父子之
蜀学三足鼎立。 苏轼一生“疑经、辩孟、非韩”，
与二程针锋相对。 以至后来朱熹对苏轼攻击不
遗余力，连他的朋友吕祖谦都看不下去，劝朱
熹“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盼望朱熹在学问上
能够包容些。

朱子当时，有陆九渊心学、吕祖谦史学与
他三足而立， 当时还有陈亮的永康 “功利学
派”。 “儒学”思想何时不统一为一，何时大师就
如星空灿烂。

到了大明，虽然朱元璋不喜欢孟子，但因为
朱熹一家独大，因此孟子也跟着光照天下。但孟
子和告子辩论时，批评告子不懂在“心上集义”，
徒在事上用工，说要“勿忘勿助”，王阳明就不买
账。 王阳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
焉’，不说‘勿忘勿助’”。 阳明是真尊重孟子，但
并非亦步亦趋，而是独立思考。

到了清末，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章太炎，他
读《孟子》中孟子和告子关于“人性”的辩论，得
出结论说，真正有理的是告子，孟子是在徒呈口
舌、强词夺理。

今日中国， 与我亦师亦友的江苏兴化市教
育局教研室教研员何伟俊先生， 效法当年钱穆
先生以小学教师研究中国儒学的榜样， 不妄自
菲薄，在工作之余，辛苦笔耕，研究中国传统。先
是出版《论语里住着的孔子》，今日再写出《孟子
的理想国———一位普通教师的 〈孟子〉 阅读笔
记》。

我读《孟子的理想国》，感觉何老师和孟子
当年的学生万章、公孙丑等人一样，是真尊敬孟
子，佩服孟子发明“性善之理”。但何老师不是一
般亦步亦趋的庸俗学生， 只会唱赞歌。 在解释
《孟子》时，每到孟子说得激扬处，他一方面说：
“老师说得精彩、太精彩了！ ”然后突然话锋一
转：“老师，现在是 21 世纪。老师你这段话精彩，
当然精彩，气势如长江大河，但好像不合今日之
逻辑学。 ”

书中这样的地方有几十处， 每次看到我都
笑出声来。 我设想， 如果孟子能从坟墓里走出
来，请他和他的今世弟子何伟俊先生喝茶辩论，
一定非常出彩！我想孟子会很乐意。诚如王阳明
所说：“此道问难愈多，则精微愈显。 ”因为没有
万章、公孙丑等人的刺激，孟子的辩才就不可能
展现得这么精彩，更不会有《孟子》这本书。

孟子力排杨、墨，在我看来，也多半找错了
对象。 孟子时，齐、魏相争，魏国由盛而衰，法家
纷纷去魏赴秦，专制的阴云，已在西方兴起。 而
孟子所辩驳者，“杨”乃“保护私权”，“墨”乃“民
间自保”，他们所维护的，正是孟子所身体力行
的私人讲学， 以及学问自由赖以生存的土壤。
排杨、排墨之结果是“以吏为师”“焚书坑儒”。
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挂的是“孟子”的羊头，卖的
是“法家”的狗肉。

今日中国， 正处在第三次中西交流的关键
时刻，中国传统如何继往开来？孔子云：“温故而
知新，可以为师矣。 ”何老师读经典，能独立思
考，推陈出新，极为可贵，正是孔子所赞赏的好
老师。

我想，这就是《孟子的理想国》在当下中国
之意义。 （新浪）

《孟子的理想国》
何伟俊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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